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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除了个别语言外，侗台语族语音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元音长短对立。现代侗台语这种元
音长短对立的语音特征是对原始侗台语的继承。通过侗台语诸语言之间的比较，原始侗台语可
以构拟出长短对立的*a、*e、*i、*u、*o、*六个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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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要讨论的侗台语不同于李方桂的侗台语（Kam-Tai languages）。李方桂的侗台语显然并不包括如

今已经肯定属于这一语言集团的仡佬-布央语等。梁敏、张均如、倪大白等所用的都是不包括仡佬-布央

语的侗台语。西方学者用台-仡黎语（Tai-Kadai Languages）指这一语言集团。白保罗的仡黎语（Kadai 
languages）仅指仡佬-布央和黎语，并不包括与仡黎语有发生学关系的侗水语。再者，台-仡黎语显然存

在着分类上的纰漏。因为，台语和黎语的关系远比仡佬语和黎语的关系密切。显然，用台-仡黎语命名这

一语言集团无疑是不十分恰当的。因而，我们仍沿用李方桂的侗台语（Kam-Tai languages），只是把范围

扩大到仡佬-布央语。 
 侗台语族诸语言的谱系，学者之间最大的分歧是对仡佬-布央（或称仡央语）归属的看法不同。梁敏、

张均如、艾杰瑞等都认为仡央语是独立于侗台语（艾杰瑞用仡黎语这一名称）其他语言的一支，而许家

平则认为仡央语只是北部语群下属的一支。我们基本上赞同许家平的谱系分类，只是对个别语言谱系归

类看法不同。侗台语族分南北两个语群。如果用侗台语“舌头”一词的语音形式命名这两个语群，那么

南部语群称 Lin 语群而北部语群称 Ma 语群。Lin 语群分台贝语和黎语两个语支。台贝语支由台语和临高

语（Be Language）组成，而黎语支由黎语、加茂语和村语组成。Ma 语群分侗水语和仡央语两个语支。 

二   

 除了个别语言外，侗台语族语音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元音长短对立。由台贝语和黎语组成的 Lin 语

群，除了深受汉语影响的临高语外，其他语言的元音大抵存在长短对立；由侗水语和仡央语组成的 Ma
语群，除了深受苗语、彝语影响且辅音韵尾几乎已经失落的仡佬语等外，其他语言的元音也同样存在长

短对立。“一般来说，一切亲属语言或其中某几种亲属语言共同具有的某些特征，那么它们共同的原始

阶段，也就是说‘母语’阶段，也一定出现了。”（布龙菲尔德 1980：14）壮语基本上保持不同元音的

长短对立，而侗台语族的许多语言除了 a 元音保持长短对立外，其他元音已经没有长短对立。傣语一些

方言已经没有长短元音对立，而即使有也只有 a 元音长短对立，如景洪等。但是，早期傣文“大多数还

保留长短音的不同写法”（周耀文、罗美珍 2001：350）。可见，傣语长短元音对立的语音特征正在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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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之中。侗水语的情况跟傣语相似。水语羊场方言 a、o 元音有长短对立，而三洞方言则只有 a 元音有

长短对立。侗语南部方言仍有 a 元音保持长短对立，而侗语北部方言则已经完全没有长短元音的对立。 
    泰语 武鸣 黎语 侗南 水语 朗架 巴哈 普标 
 肝   tap7  tap7  －  tap7  tap7 　  tap54  tap54  tap33 

灭   dap7  dap7 　　tsop7 ap7　　dap7  dap7  rap33  dap33 
 黑色  dam2 dam1　 dom3 nam1 nam1 dma31 lam322 dam53 
 紫色  kam5 kjam4 －  am5  am5  tsam11 tsam322 kam53 
 挑担  kaːp9 ɣaːp9 tshaːp7 taːp9  taːp7  taːp11 －  － 
 洗澡  aːp9  aːp9 　 aːp7  aːp9 　  aːp9  －　　　aːp33  － 

抬   haːm1   ɣaːm1　 tshaːm1　－  －  －  raːm33 － 
 跨   khaːm3　 haːm5 hjaːm3　 haːm3

走 saːm3
走 qhaːm24 －  haːm33 

 元音长短对立不仅是侗台语族的共同特征，而且诸语言对元音长短的处理完全相同。这进一步证明

了现代侗台语族语言元音长短对立的特征来自原始侗台语，而不是这些语言演变过程中的创新。然而，

许多现代侗台语的元音长短对立存在一定的条件，即带韵尾的元音长短对立而不带韵尾的元音不存在长

短对立。 
    泰语 西傣 龙州 邕宁 武鸣 柳江 南丹 布依 
 盛（饭） tak7  tak7  tak7  tak7  tak7  tak7  taɯ7  ta5 

 断      hak7  hak7  tak7  taak7 ɣak7  hjak7 jaɯ7  za5 
 洗      sak8  sak8  ɬak8  ɬak8 　 θak8  sak8  θaɯ2

  sa2 

嘴      paːk9 paːk9 paːk7 paːk9 paːk9 paːk7 pa7　　 pa5 
 额头    phaːk9 phaːk9 phjaːk7 phlaːk10 plaːk9　　pjaːk7 pja7  pja5　　 　　　　

 拉      laːk10 laːk8  laːk8　　hlaːk10 ɣaːk8　 hjaːk8 ra6  la5 
 布依语元音长短对立。但是，当辅音韵尾-k 失落之后，台语支的 ak 和 aːk 韵母布依语合并为一个 a
韵母，失去了原有的元音长短对立。就侗台语而言，元音长短对立的特征一直处于不断消失之中，壮语

如此，傣语等也是如此；而一般的演变规则是用不同音质的元音代替原有的元音长短。傣语孟连以[]、
武定以[]替代原来的短元音[a]（罗美珍 2001：62）。 
    泰语 龙州 邕宁 武鸣 柳江 景洪 孟连 长流① 
 断   hak7　　 tak7 　　thak7    ɣak7  hjak7 hak7  hɑk10 dɑk7 

洗   sak8  ɬak10  ɬak8  θak8  sak8  sak5  sk8　　 dk8 
 菜   paak7 phjak7 phlak7 plak7 pjak7 phak7 phk7　 sk7 
 嘴   paːk9 paːk7 paːk9　　paːk9 paːk7　　paːk9　　－  bak7 

果子  maːk9 maːk7 maːk9 maːk9 maːk7 maːk9 mak9 mak8 

旱蚂蝗  －  taːk8－ taːk8  －  taːk8  tak10  dak7  
 杵   －  ɬaːk7   ɬaːk9  θak-  －  saːk9  sak9  hak7  

傣语景洪长短元音 a 的对立，孟连变成了元音[a]和[]的对立；而临高语长流方言的情况恰好跟傣语

孟连方言同。临高长流没有长短元音的对立，但是长流方言前后 a 对应台贝语支其他语言的长短元音 a。
临高语临城方言甚至连前后 a 对立也已经消失，但是某些韵母上仍看出台贝语支的原有对立，如 ap（am）

和 aːp（aːm）韵母： 
    泰语 龙州 邕宁 武鸣 柳江 景洪 孟连 临城 
 肝   tap7  tap7  tap7  tap7  tap7 　　 tap7  tp7  dɔp7 　　 　  
 天黑  －  －  lap7  lap7  lap7  lap7  lp7  jɔp7 

闭目  lap7  lap7  lap7  lap7  lap7  lap7  lp7  hɔp7  
　 掩   －  hap7  hap7  －  －  hap7　 －  ɔp7

唔 
 矮   tam5  tam5  tam5 　　 tam5　　tam5 　　 tam5 tɛm  dɔm5 

                                                        
①  临高语长流的材料由辛世彪提供（《长流方言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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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秧  dam2 dam1 nam1 dam1 dam1 －  －  lɔm1  
 晚上  kham3 kam6 ham6 ham6 ham6 xam6 xm6 kɔm4  
 蘸   tsam3 tsam3 －  －  －  －  －  tsɔm2  

挑   haːp9 haːp7 thaːp10 ɣaːp9 hjaːp7 haːp9 hap9  hap7 
 蟑螂  saːp9　　 saːp9　　ɬaːp9　　 θaːp9 svaːp7 saːp9  sap9  lap7　 　　　　

 洗澡  aːp9　　 aːp9　　 －  aːp9　 －  aːp9  ap9  － 
 咬   －  －  －  －  －  kaːp9 ŋap9  kap8 
 杈子  ŋaːm3 ŋaːm6 －  －  ŋaːm1 ŋaːm6 ŋam6 kam4 
 抬   haːm1 haːm1 －  ɣaːm1 hvaːm1 haːm1 ham1 ham1 

其他语言的长元音临城读 a，而短元音临城读 ɔ。这跟傣语孟连的情况一致。不过，临城的这种对立

已经处于消失之中，其他语言的短元音 a 临城也可以读 a。可见，临高语临城尽管已经没有元音长短对

立，但是通过跟台贝语支其他语言的比较，仍能看出临高语元音没有长短对立应该是后起演变的结果。

古临高语也应该跟台贝语支其他语言一样元音长短对立。因此，通过对侗台语诸语言语音特征的分析，

可以说原始侗台语元音长短对立。 

三   

 侗台语诸语言带韵尾的元音长短对立，而不带韵尾的元音不分长短，比如壮语。壮语是侗台语族里

面元音长短这一语音特征保持比较完整的语言之一，但也只有带韵尾的元音才有长短对立。那么，原始

侗台语是否也只有在带韵尾的情况下才出现长短对立？ 
    泰语 龙州 武鸣 柳江 布依 临高 保定 加茂 
 眼   ta2  ha1  ɣa1  pja1  ta1  da1  tsha1  tou1 

 张   a3  a3  a3  ŋa3  a4　　 a3  ŋa3  ou1　　  　　　

 肩   ba5  ba5  ba5  ma5  ba6  via3  va2 　　（vet10） 
腿   kha1  kha1  ha1  ka1        ka1  va1  ha1  hou4 

 狗   ma1  ma1  ma1  ma1  ma1  ma1  pa1  pou4 
厚   na1  na1  na1  na1  na1  na1  na1  nou1 

 鱼   pla2  pja1  pla1  pja1  pja1　　 ba1  ɫa1  ɫou4  
除了极少语言比如加茂语演变成 ou（村语读 ɔ）外，侗台语的 Lin 语群诸语言大抵保持单一韵母 a

的读音；而上述语词侗台语的 Ma 语群除了深受苗语、彝语影响的仡佬语等外其他语言也基本上保持了

单一元音 a 的读音。我们再来看侗台语的 Ma 语群： 
    侗南 仫佬 水语 拉珈 朗架 巴哈 普标 仡佬 
 眼   ta1  la1  nda1  pla1  ta54  da33  te53  zǝɯ33 

腿   pa1  －  pa1  －  －  －  －  xǝɯ33 
 肩   sa1  ha1  ha1  －  ba11  ma33  ma213 pǝɯ34 

舌   ma2  ma2  ma2  ŋwa2  －  ma31  mie33 mǝɯ31 
二   ja2  ɣa2  ɣa2　 －  ɕa54  θa322  ɕe53  sǝɯ31 

 鱼   pa1  －  －  phla1 la312  pja322 pja33  ɭǝɯ31 
狗   ŋwa1　 ŋwa1　　ma1  khw̃1 －  ma31  ma53  ŋǝɯ3 
仡佬语比贡方言的读音接近加茂语的读音，都出现了单元音 a 韵母的复化现象。通过 Lin 语群和 Ma

语群内部和外部的比较，可以确定上述语词原始侗台语是单元音*a 韵母。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带韵尾的

a 有长短对立，而不带韵尾的 a 一般是长元音。壮语诸方言元音长短对应极其整齐。不带韵尾的 a，壮语

里面语音对应关系跟带韵尾的长元音 a 语音对应关系相同（张均如、梁敏 1999：215）。傣语孟连方言用

元音[]代替短元音 a，而长元音 a 孟连仍然读 a；傣语武定等方言的情况相似。但是，不带韵尾的 a，傣

语孟连仍然读 a。因而，我们认为 Lin 语群和 Ma 语群一致读 a 的单元音原始侗台语应该是长元音*a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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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语 武鸣 柳江 保定 侗南 仫佬 水语 仡佬 
 芝麻  ŋa2  ɣa2  hja2  keɯ1 －  －  －  － 
 回来  ma2  ma1  ma1  peɯ1 ma1  ma1  ma1  mǝɯ31 

舌头  －  －  －  －  ma2  ma2  ma2  mǝɯ31 
语词“回来”，侗台语诸语言大多有共同的来源。此语词不论是 Lin 语群还是 Ma 语群语言都是单元

音 a，而依照语音规则黎语也应该是单元音韵母 a。但是，此语词的韵母，黎语却是复合韵母 eɯ。壮语

诸方言语词“回来”的韵母也一致是单元音 a。不过，壮语个别方言如龙州除了 ma2 一个读音外还有 mɯ2

一个异读。黎语的读音跟壮语龙州的情况相似。 

    保定 中沙 黑土 白沙 元门 通什 保城 南岛语 

 回来  peɯ1 peɯ1 meɯ1 －  －  －  －  － 
 芝麻  keɯ1　  keɯ1 eɯ1 keɯ1 keɯ1 keɯ4 －  *a 

女婿  ɫeɯ1 　　ɫeɯ1  ɫeɯ1  ɫeɯ1  ɫeɯ1  ɫeɯ1  ɫeɯ1  *laya 姐夫 
手   meɯ1 meɯ1 meɯ1 meɯ1 meɯ1 meɯ1 meɯ1 *ima 
你   meɯ1 meɯ1 mɯ1 mǝ 1  meɯ1 meɯ1 meɯ1 *ima 
一   tsheɯ3　 －  －  tsheɯ3　－  －  －  *isa 

 听   pleɯ1 leɯ1  leɯ1  pleɯ1 pleɯ1 pleɯ1 pleɯ1 *tumala 
 叶子  beɯ1　　beɯ1 beɯ1 beɯ1 beɯ1 beɯ1 beɯ1 *biraq 
 肚脐  veɯ1　 reɯ1　 reɯ1  feɯ1  feɯ4  feɯ4  feɯ4 *pu　　 a 
 知道  gweɯ1　 geɯ1  reɯ1 　　－  －  gweɯ4　－  *baaq 
 黎语保定的 e和 a 韵母黎语诸方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完全不同。但是，黎语保定的 e韵母和 a
韵母侗台语族 Ma 语群语言对应的都是 a 韵母，而且都对应南岛语的 a 元音。我们再来看一看黎语保定 a
元音和南岛语 a 元音对应的例子： 
    保定 中沙 黑土 白沙 元门 通什 保城 南岛语 

 五   pa1  pa1  ma1  pa1  pa1  pa4  pa4  *ima 
 种   ǥwa1  ra1  ra1  va1  va1  ǥwa1  hwa1 *mua 
 腿   ha1  －  －  ha1  ha1  ha1  ha1  *paqa 
 鱼   ɬa1  ɬa1  ɬa1  ɬa1  ɬa1  ɬa1  ɬa4  *tula 鳝鱼 
 哪   ra2  ra1　 ra1 　　－  ra1  la1  la4  *pia 几 
 外祖母  ta2  na3  na3  ta3  ta6  ta6  no3  *ina 母亲 
 眼睛  tsha1  tsha1  tsha1  tsha1  tsha1  tsha1  tsha1 *ma　　 a 
 肩膀  va2  va2     va2  va2  va2  fɯa2 　　va2 　　*qa-barah 
 田   ta2  ta2  na2  ta2  ta2  ta2  ta2  *tanaq 土 
 枝   kha1  kha1  kha1  kha1  kha1  kha1  kha1  *kaq 
 黎语保定的 a 元音跟南岛语的 a 元音对应整齐。同样，黎语的 a 元音整齐地对应侗台语 Ma 语群的 a
元音，见前。可见，黎语保定的 eɯ 和 a 韵母可以同时对应侗台语 Ma 语群的 a 元音韵母。但是，黎语保

定的 eɯ 和 a 韵母 Lin 语群的对应情况却很不同： 

    泰语 龙州 武鸣 柳江 布依 临城 琼山 保定 
 手   mɯ2  mɯ2  faɯ2 　 fɯŋ 2 fɯŋ 2 mɔ2  mɔ2  meɯ1 

你   mɯŋ 2 maɯ2 muŋ 2 muŋ 2 muŋ 2 mǝ2  mɐ2  meɯ1 
叶   bai2  baɯ1 baɯ1 bǝ1  baɯ1 bɔ2  bɔ2  beɯ1 

 女婿  －  －  －  －  －  lɔ1  lɔ1  ɬeɯ1  
 近   klai3  khjaɯ1　 －  kjǝ1  tɕaɯ1 lɔ3　　　lɔ3  plaɯ3 

鸡肫  －  taɯ1　 taɯ1  tǝ1 　　taɯ1  lɔ1  zɔ1  －  
里面  －  daɯ1 daɯ1 dǝ1 　　daɯ1 lɔ1 　　 zɔ1  －  

 清   sai1  ɬaɯ1  θaɯ1  sǝ1　　　saɯ1 hɔ1　　　hɔ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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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语词泰文写作 aɯ 而口语读 ai，而 aɯ 演变成 ai 傣语、壮语甚是常见。傣语德宏、金平的 aɯ 韵

母，景洪、绿春对应的就是 ai；壮语武鸣的 aɯ 韵母，田东、田林等对应的是 ai 韵母。语词“手”、“你”

带鼻音韵尾当属于鼻音偶化。后高元音 ɯ 即使不出现鼻辅音音节里面侗台语也容易出现鼻音偶化。比如

“近”，傣语德宏读 kaɯ3，而武定读 khaŋ3。利用这两个鼻音偶化的语词，我们可以确定主元音是后高元

音 ɯ，后复化为 aɯ，再演变成 ai。假如以黎语保定、临高为代表，那么上述语词的语音特点是黎语保定

读 eɯ、临高读 ɔ。这跟前面讨论过的语词黎语保定和临高同读 a 是完全不同的。 

    临高 保定 侗南 仫佬 水语 莫语 拉珈 巴哈  

 肫   lɔ1  －  －  ɣa1  ta1  ta6  －  － 
 叶   bɔ2　　 beɯ1 pa5  fa5  va5  va5  wa1  － 

细糠  vɔ4　　 －  pa6 　　kwa6 fa6  va6  －  bwa33 
抓   hɔ2  －  －  kwa4　 －  －  kwa4 va45 
长大  ɔ1　　－  ma3  －  ma3  ma3　 －  ma33 
后天  lɔ2　　　eɯ1 na3  na3  na3  na3  －  na32

明天 
肚脐  dɔ2　　　veɯ1 ljo1  lwa1  dwa1 dwa6 mie2  － 
手   mɔ2　　 meɯ1 mja2  nja2  mja1  mi1  mie2　　 ma33  
喂   hɔ2　　　－  phja1 sa1  sa1  si1  phie1 － 
儿媳  lɔ1

女婿 ɫeɯ1
女婿 lja3  －  a3  li3  lie3  － 

 近   lɔ1  plaɯ3 －  －  －  －  －  ra11 
 轻   xɔ3  khaɯ3 ha3  a3  za3  za3  cie3  ǥa45　　  　　　

 临高语的整齐地对应 Ma 语群的 a。前面已经提到，临高语的 a 不论是 Lin 语群还是 Ma 语群对应

的都是元音 a。可见，侗台语两个本来对立的音位，Lin 语群保持对立而 Ma 语群已经合并。不过，Ma
语群一些语言也保持一定程度的对立，如拉珈语。台贝语带辅音韵尾的长元音 a，临高读 a；带辅音韵尾

的短元音 a，临高则可以读 a 也可以读。这跟傣语孟连方言的情况一致。通过前面的分析，临高读的应

该来自短元音 a。 
    泰语 龙州 武鸣 柳江 布依 侗南 仫佬 水语 

 耙   －  phɯ1 pa2  pa2　　　pa1  pa2  pa2  pa2  　　　 
 蝴蝶  sɯǝ3　　fɯ4  ba3  ba3  ba4  ma4  wa3  ba 

粉末  －  bɯ1  ba1  －  －  －  －  － 
 语词“耙”是汉语借词，而“耙”中古汉语音 ba。足见，侗台语 Lin 语群里面的泰语、南部壮语读

音出现变异而北部壮语以及 Ma 语群保持元音 a 的读音。这种元音 a 演变成的音变现象不仅发生在南部

壮语里面，而北部壮语也曾经出现过这种演变： 
    泰语 龙州 武鸣 柳江 布依 临高 保定 加茂 

鳖   fa1  pha1  fɯ1  hwǝ1  vɯǝ1  －  fa1  － 
 云   －  pha3  fɯ3　 hu3  vɯǝ3  ba4  fa3  pou1 

药   ja2  ja1  jɯ1  jɯ1 　　ie1  jia1  za1  － 
 草   ja3  ja3  jɯ3  ɯ3  a1  tia2

茅草 hja1
茅草 zou4

茅草 
 除了北壮语外，上述语词侗台语族不论是 Lin 语群还是 Ma 语群对应的元音都是 a。可见，北部壮语

读音出现了变异。壮语南部和北部有一种比较广泛的对应关系是南部读带韵尾的长元音 a-而北部读带韵

尾的长元音 ɯ-（张均如、梁敏 1999：236）。如果把这种对应关系扩大到整个侗台语族，情况也是除了北

壮语读长元音外其他语言都读长元音 a（梁敏、张均如 1996：552-556）。壮语一些方言甚至 a 和读音

不一致，如宁明。壮语宁明“药”、“草”韵母为 a 而“云”、“鳖”韵母是。 
    武鸣 柳江 来宾 陵乐 田林 龙州 靖西 研山 
 草   jɯ3  ȵɯ3  ȵɯ3  ȵia3  ȵɯa3  ȵa3  ȵa3  ȵa3 
 鳖   fɯ1  hwɔ1  hu1  wɯa1  wɯa1 pha1  pha1  pha1 

云   fɯ3  hu3  hu3  wɯa3 wɯa3 pha3  pha3  － 
 药   jɯ1  jɯ1  jɯ1  jia1  jua1  ja1  ja1  j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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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语田林等方言的 ɯa 中的 a 并不是衍生出来的“过度音”。跟元音 i、u 一样，壮语武鸣有限的几个

不带韵尾的长元音 ɯ 是后起的，是由双元音韵母 ɯa 演变来的。梁敏、张均如（1996：552~556）把上述

语词的侗台语韵母构拟为*ɯa。但是，北壮语 ɯa 里面的后高元音 ɯ 应该是受到前音节元音影响产生的。

试看以下例子： 
    泰语 傣语 龙州 武鸣 柳江 毛南 锦语 马波语 
 分离  phraːk10 phaːk10 pjaːk8 piɔk9 pjɯːk7 pǝk7  pɯk7 *b　　 ǝlaq 
 呕吐  raːk10 haːk8 ɬaː k8　  ɣuǝk8 hjuːk8 ndoːk7 duːk9　　*luzaq 
 嘴   paːk9 paːk9 paːk7 paːk9　 paːk9　　paːk7　　paːk9　 *baq-baq 
 上述三词，泰语、傣语以及南壮语主元音同为 aː，而北壮语和侗水语却分为三个不同的元音，如柳

江的 ɯː、uː、aː。但是，通过跟马波语（PMP）的比较，很清楚北壮语、侗水语元音三分跟前一音节的

元音有关。对此，我们就不再进一步展开讨论了。前面已经提到，Lin 语群一些语言用不同音质的元音

代替原有的元音长短，即长元音保持不变而用其他相近的元音代替短元音，如傣语孟连用[]代替原先的

短元音 a。因此，黎语保定读 e、临高读的应该来自侗台语族的短元音*a；而黎语保定、临高同读 a
的来自侗台语族的长元音*aː。 

四   

 壮语元音 i 长短对立，而“短 i 都带韵尾”。不像前低元音 a，壮语单韵母 i 不是十分稳定，往往会出

现复化变成复韵母，再演变成其他单韵母。因而，即使是汉语读单韵母 i 的晚期借词，进入壮语也出现

复化。如： 
    柳江 武鸣 邕北 来宾 钦州 隆安 龙州 砚山 
 比   pi3  pai3  puːi3  pei3  pui3  pɯi3  pi3 　　 － 

四   θi5  θai5  ɬuːi5  sei5  ɬui5　　 ɬɯi5 　　ɬi5　　 si5 
 梨   li2  lai2  luːi2  lei2  lui2  lɯi2　　 li2 　　－ 
 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现代壮语是否读 i 来决定古代是否读 i。就台贝语支的语音演变情况来看，

前高元音 i 最容易演变成复合元音，如 ai 等。如果不清楚前高元音 i 壮语许多方言已经复化，自然会觉

得“属于长 i 韵的词很少，普遍性较大的词更难找”。一些壮语武鸣读长 i 韵的词，实际上是后起的。这

一点从汉语借词中得到很好的证明： 

    柳江 武鸣 邕北 来宾 钦州 隆安 龙州 汉语 
 写   θja3  θi3  ɬe3  si3  ɬi3  ɬi3  ɬi3  sjaB 
 赊   θja3　　 θi3  ɬi1  si1  ɬi1 　　ɬi1  ɬi1　　 ɕjaA 
 很显然，武鸣的长 i 是后起的。因而，我们不能认为武鸣读长 i 或壮语许多方言读长 i 就一定来自古

壮语的长 i。依照汉语借词在壮语里面的读音以及壮语诸方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可以那些语词应该来

自古壮语的 i： 
    柳江 武鸣 邕北 来宾 钦州 隆安 龙州 砚山 
 兄   pi6　　　pai4  puːi4  pei4  pui6  pɯi4  pi6  pi6  

好   di1  dai1  ȵuːi3  dei1  ȵui3 　 nɯi1 dai1  dai1 
这   ni4  nai4  nuːi3  nei4  nui3  nɯi3　　 nai3  ni6 

 星   di5  dai5  nuːi5  dei5  nui5  nɯi5　　 di5  di5 
 醋   mi5  mai5  muːi5 mei5　　－  mɯi5　　mi5  mi5 
 扇   pi2  pai2  puːi2  pei2  pui2  pɯi2  wi2  wi2 
 蜻蜓  pi6  pai6  pi4  pei6  pui6  pɯi4  pi4  － 
 年   pi1  pi1  pi1  pei1  pui1  pɯi1  pi1  pi1 

摆   pi1  pi1  pi1  pei1  －  －  －  wai1 
 胆   bi1  bi1  luːi1  bei1  mui1  mɯi1 di1  d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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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mi2  mi2  muːi2 mei2  mai2  mɯi2　  mi2  mi2 
 活   li4  li4  －  lei　 －  lɯi4  －  － 
 簸米  wi5  fai5  fuːi5  wei5  phui5 phɯi5 －  － 
 上述这一组语词的韵母对应关系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汉语借词在壮语里面的韵母对应关系完全相同，只

是武鸣方言等有 i 和 ai 变异。通过壮语诸方言之间的比较，我们可以确定壮语柳江代表的是早期形式，而

武鸣等方言代表的是后起演变形式。通过比较，我们也可以知道前高元音 i 北壮语更容易复化为复元音。 

柳江 武鸣 邕北 来宾 钦州 隆安 龙州 砚山 
 长   hjai2  ɣai2 　　lai2  ɣai2 　　lai2  hlai2  ɬi2  ri2 
 屎   hai4  hai4  hai4  hai4  hai4  hai4  khi3  tɕhi3  
 上述两例壮语诸方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是北壮一致读 ai 而南壮读 i 以及诸种变体。壮语一般的语

音对应关系是北壮和南壮要么一致为 ai 要么一致为 aːi，而属于上述语音对应关系是例词甚少。上述两例，

我们认为南壮语保持了古代读音而北壮语出现了复化。这一点也可以从汉语借词得到证明。汉语早期读

前高元音 i 的语词借进壮语之后也一致复化为 ai： 

柳江 武鸣 邕北 来宾 钦州 隆安 龙州 砚山 
 锋利  hjai6  ɣai6　　 lai6  ɣai6　　 lui6  －  －  － 
 犁   kwai1 ɕai1  tsai1  kɣai1  tɕui1　　tsai1  thai1  thai1 

固然，一些较晚的汉语借词壮语一些方言也读 ai，如武鸣的“细”、“西”、“蹄”、“剃”等；但是北

壮语相当多方言并不读 ai，而是读 i、e 等，如田林 θi1“西”。但是，上述两例北壮语一致读 ai 韵母，而

且声母彼此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可见，壮语里面相当部分一致读 ai 韵母的原本也应该是前高元音 i。
我们先来看以下两对例子： 

    柳江 武鸣 来宾 龙州 阿美斯 卑南 排湾 沙语 

 这   ni4  nai4  nei4  nai3  kuni  iɖini  －  kaniʔi 
 屎   hai4  hai4  hai4  khi3  taqi  aʔi  tsaqi  tiiʔi 
 口水  mlaːi2 mlaːi2 maːi2 laːi2  ŋaai  ŋaai  ŋadai ŋaliʔi 
 熊   muːi1

 mɯǝi1 mɯːi1 mi1  tumai umai tsumai tsumiʔi 
 通过跟南岛语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壮语韵母差异明显受到起首音节元音的影响，比如“熊”。语

词“熊”，除了个别方言读 i 韵母外，壮语大部分方言读如柳江的 uːi 韵母。很显然，语词“熊”壮语一

些方言所含的元音 u 来自第一音节的元音 u。这进一步证明了某些壮语读 ai 的也应该归入这一类韵母。

就台贝语支和侗水语支的语音关系而言，两者有多种不同的语音对应关系。我们先讨论其中一种语音对

应关系： 
    侗南 锦语 水语 拉珈 朗架 巴哈 普标 仡佬  
 这   naːi6  naːi6 　 naːi6  ni2　　 ni11  ni55　 nai54  na33 

长   jaːi3  jaːi3  ɣaːi3  ɦai2  ði24  ri11  －  za13 
 哥哥  aːi1  vaːi1  faːi5　　 －  pi24

姐 pi45  pai33  － 
 问   aːi3  saːi3  saːI     －  ɕi24 　　－  －  － 
 上述语词的韵母，壮语是不带韵尾的单元音 i，对应的侗水语支则读 aːi 韵母；而仡央语支则读 i 以
及 i 的诸种变体（仡佬语比贡应该是复化后演变的结果，即前高元音 i 演变成 ai 再演变成 a）。侗水语支

语言，比如水语，前高元音多已经没有长短对立。仡央语支，除了深受苗语影响的仡佬语外，其他语言

如布央语、普标语，基本上保持了前高元音 i 的长短对立。前面提到，不带韵尾的元音是长元音。侗水

语支与之对应的正是 aːi。因此，上述语词侗台语共同语应该是不带韵尾的长元音*iː。 
    侗南 锦语 水语 拉珈 朗架 巴哈 普标 仡佬  
 肠子  saːi3  zaːi3  haːi3  caːi3  ɕi24  ri33  sai33  sa55  

去   paːi2  paːi1 　 paːi1  paːi1 　　－  －  －  － 
 鸡   aːi5  kaːi5  qaː15 kai5  qai54  qai322 qai54  kua31 

给   saːi1  haːi1  haːi1  －  －  －  －  ha55 
 除了“给”壮语没有对应语词外，其他语词壮语支韵母一致为 ai，而台贝语支其他语言韵母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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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i。前面已经分析了，壮语部分一致读 ai 韵母的语词，其韵母 ai 也是由不带韵尾的 i 复化而来的。梁

敏、张均如把这几个语词跟前面壮语读 i 的语词归为同一韵母，并构拟其韵母为*ii。尽管其构拟有值得

商榷的地方，但是壮语两者属于同一韵母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给，仫佬语 khaːi1。这可以比较印尼语

kasi“给”。前面已经提到，侗台语音节缩减过程中前一音节的元音会影响后一音节的元音。因而，造成

这两类语词壮语韵母出现差异的原因应该是上述语词侗台语里面还有一个元音为 a 的音节，如朗架 qao 
ɕi33“肠子”。这些语词的韵母也应该是不带韵尾的长元音*iː。其中前一音节主元音为 a 元音的语词，不

带韵尾的长元音*iː首先出现复化，演变成复元音 ai 韵母。 
    侗南 水语 锦语 拉珈 朗架 巴哈 普标 仡佬 

远   kai1  di1  lǝi1 　 －  ði24  ri11  khai33 la33 
胆   －  －  bǝi1　　blai1  di31  ni322  dai53  － 
密   －  －  tǝi1　　－  thi54  －  －  － 
蜻蜓  －  －  pǝi6　  －  pi312  pi55  －  － 
摆动  －  －  pǝi4　　－  pi33  pi31　　 －  pai33 
扇子  wai2  －  pǝi2　　－  vi312  vi31  huai33　 － 
母亲  nai4  ni1  nǝi4　  －  －  －  －  － 
上述语词，壮语读 i 或 i 的诸种变体，仡央语支也然。但是，侗水语支这一组语词跟前一组语词的韵

母差别甚大：前一组语词锦语读 aːi 而这一组语词锦语读 ǝi。侗水语支锦语的 ǝi 韵母是前高元音 i 的复化

形式。这一点可以从汉语借词里面看出，如 lǝi2“梨”。可见，这一组语词的主辅音也应该是前高元音 i。
依照这两组语词在侗台语族侗水语支里面的读音，我们认为这两组语词在原始侗台语族里面的差别就在

于元音长短的不同：前一组为长元音*iː而这一组为短元音*i。就侗水语支而言，长元音*iː复化而演变成

了 aːi，留下的空位由短元音*i 来填补。于是，侗水语如锦语用 aːi 和i 代替原先的*iː和*i。 

五   

 梁敏、张均如给“侗台语族”总共构拟了 213 个韵母，但就是没有*i 和*u 两个侗台语族语言常见的

单元音韵母。高元音 i 和 u 最为常见的演变是复化。这种复化不仅出现在汉语、汉藏语，同样也出现在

侗台语。 
    朗架 巴哈 柳江 武鸣 保定 通什 鲁凯 南岛语 
 三   tu54  tu322  －  －  fu3  tshu3 tuɭu 　　*tǝɭu 

七   tu312  ru33  －  －  thou1 thou1 ʔitu  　*pitu 
 八   ðu312 mu31　　－  －  ǥou1  ǥou4　　vaɭu  *waɭu 

我   ku54  ku322 ku1  kau1  hou1  hou1  kunaku *i-aku 
猪   mu54  mu31  mu1  mau1 pou1  pau4  babuy *babuy 

 头   ðu11 　　－  kjau1　 ɣau3  gwou5 go6  auɭu　 *quuh 
 头虱  tu54  ru33  hjau1 ɣau3 　　fou1  fou1  kuu  *kuu 

灰   tu11  du33  tau6  tau6  －  －  －  *lalatu 
柱   ɕu54  u33  sau1  θau1　　－  －  －  － 

 斑鸠  qu54  ɣu322  hjau1 ɣau1  khou1 khou1 －  － 
 睡   u11  ŋu11  －  －  kau2  kau2  －  － 
 旧   qu11  qu33  kau5  kau5  khau2 －  －  － 
 藤   qu54　　 u24  kau4  kau1　　－  －  －  － 
 通过比较，很清楚布央语保持 u 而壮语、黎语则大抵已经复化为 au 或 ou。因而，构拟侗台语族的

后高元音 u 不能不考虑复化情况。梁敏、张均如为“侗台语族”构拟了多个以 u 收尾的复合韵母却没有

构拟出单韵母 u 就是被侗台语族一些语言后高元音 u 复化后的形式迷惑了。我们只要从有大量带辅音韵

尾 u 存在的事实里面就可以推知侗台语族有单韵母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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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江 武鸣 邕北 来宾 钦州 隆安 宁明 龙州  

我   ku1  kau1  kau1  kou1  kou1  ku1  kǝu1  kau1 
猪   mu1  mau1 mau1 mou1 mou1 mou1 mǝu1 mu1 
老鼠  nu1  nau1  nau1  nou1  nou1  nou1  kǝu1　　 nu4 
门   tu1  tau1  tau1  tou1  tou1  tou1  tǝu1  tu1 
除了晚期汉语借词，壮语诸方言一致读 u 韵母是罕见的。可见，壮语早期不带韵尾的单元音 u 韵母

许多方言已经复化为以 u 为韵尾的复合韵母。跟前高元音 i 一样，壮语许多方言以 u 为韵尾的 au、ou、
ǝu 等都应该是不带韵尾 u 的变化形式。因而，一些方言甚至并存两种不同的语音形式，如龙州。故此，

柳江代表的应该是壮语的早期形式，而武鸣代表的则是壮语晚期形式。Lin 语群诸语言的读音跟壮语相

似，而 Ma 语群诸语言也然。 

    侗南 侗北 仫佬 水语 毛南 羊黄 锦语 拉珈 
 猪   ŋu5  mu5  mu5  mu5  mu5  mǝu5 mǝu5 khũ1 

父亲  pu4  pu4  pu4  pu4  －  pǝu4  pǝu4　　－ 
 黄蜂  laːu1  lau1  lu1  lu1  du1  －  lǝu4  pleu2 
 粪   maːu2 mau2 mu2  maːu2 mu2  mǝu2　　mǝu2 － 
 牛虱  taːu1

头虱 tau1　　 －  tu1  tu1  tiu1  tǝu1  － 
 头虱  taːu1  tau1  khɣǝu1 tu1  tu1  tiu1  tǝu1  cou1 

侗水语支大部分语言“牛虱”和“头虱”是同一词。梁、张把侗水语支的同一个语词割裂成“牛虱”、

“头虱”两个，并分别构拟为 ou 和 uǝu。这主要是“头虱”一词侗水语支和台贝语支显然共源，而壮语里

面“头虱”的语音关系跟跟“头”同而跟“猪”不同。实际上，即使是侗水语支语音形式也会出现变异，

如侗南既有 u 也有 aːu。“粪”，依照对应规则，水语应该读 mu2而实际却读 maːu2（水语基场方言读 mu2）。

基于不带韵尾的元音为长元音而且侗水语支 u 和 aːu 替换的事实，我们把上述语词的韵母构拟为*u。 
    柳江 武鸣 邕北 来宾 钦州 隆安 宁明 龙州 
 头虱  hjau1 ɣau1  lau1  ɣau1  thau1 thau1 hau1  hau1 

斑鸠  hjan1 ɣau1　　lau1  ɣau1  lau1  hlau1 khjau1 ku1 
 螃蟹  pau1  pau1  pau1  pau1  pau1  pau1  pǝu1  pu1 

头   kjau3 ɣau3　　kau3  kɣau3 lau3  hlau3 －  － 
 稻米  hau4  hau4  hau4  hau4  hu4  hau4  khau3 khau3 

草木灰  tau6  tau6  tau6  tau6  tau6  tau6  pjau6 pjau6　　　　  
 枫树  hjau1 ɣau1  lau1  ɣau1 　　lau1  hlau1 khjau1 khjau1 

除了个别方言间或有 u 读音外，上述语词诸方言一般读 au，如柳江。但是，壮语诸如柳江的 au 韵

母，侗水语支比如锦语并不仅仅只有一种语音对应关系。柳江和锦语之间可以构成至少三种不同的对应

关系：1、柳江读 au 而锦语读 ǝu，2、柳江读 au 而锦语读 aːu，3、柳江和锦语同读 au。锦语近代曾经发

生过这样的音边：u>u、o>u。因而，锦语的u，水语对应的正是 u。前面通过跟布央等的比较已经证明

壮语等的 au 韵母是由 u 复化来的，而不带韵尾的元音总是读长元音。如此，具有第 1 种对应关系的韵母

也应该是*u。 
    赛德 沙语 卡语 布农 鲁凯 赛夏 排湾 南岛语 

蜂   walo  aɬuʔu aanu  vanu  valu  waloʔ －  *walu 
我   jaku  iɬaku  ku  ðaku  kunakn jako  －  *i-aku 
你   isu  iɬau  kasu  su  kusu  －  sun  *i-kau 
头   －  －  －  －  auu  taʔooh　quu  *quuh 
头虱  －  kutsuʔu kuutsn kntu  kutsu kosoʔ kntn  *kuu 
上述五例是侗台语族和南岛语共源的语词。前三例壮语柳江读 u 而后两例壮语柳江读 au，而前三例

倒数第二音节的元音同为 a 而后两例倒数第二音节的元音同为 u。如此看来，侗台语不带韵尾的 u 是否

复化跟前一音节的元音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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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侗南 侗北 仫佬 水语 毛南 羊黄 锦语 拉珈 

旧   aːu5  aːu5  kɔ5  qaːu5 kaːu5 kaːu5 kaːu5 kaːu5 
酒   khwaːu3 tan3  khɣaːu3 haːu3 khaːu3 laːu3  laːu3  chaːu3 
柱   －  hau1  －  －  zaːu1  raːu1  zaːu1  － 
角   paːu1 ŋau1  ku1  paːu1 ŋaːu1 paːu1 kaː u1 kou2 
藤   aːu1  au1  ȵaːu1 jaːu1  －  mjeːu2　 aːu1 plau1 
烧   taːu1  －  taːu2　 taːu3　　 taːu3　　 taːu3　　 taːu3  tiːu4 
住   aːu6 aːu6　　aːu6 aːu6　　aːu6 ɛːu6 aːu6 ɛːu6 
你们  ɕaːu1  ɕau1  saːu1  saːu1  se1  sjeu1  si 　  － 
除了拉珈语韵母有点儿乱外，侗水语支其他语言彼此之间的语音对应相当整齐。上述语词，壮语比

如柳江方言对应的一般是 au，间或也可以是 u（住，柳江 jɯ5 是后元音 u 受半元音 j 影响的结果）。侗水

语支的 aːu，布央语对应的也是 u，如“藤”，见前。因而，依照侗水语的读音，我们认为侗台共同语应

该构拟为*uː。随着长元音 uː台贝语支里面复化为 au，于是原先的短元音 u 替代了长元音 uː复化后留下的

空位。这样壮语比如柳江就形成了 u 和 au 的格局。那么，侗水语支比如锦语读u 的应该来自侗台语的

短元音*u。 

六   

 侗台语族，不论是 Lin 语群还是 Ma 语群，基本上都是六元音格局，除了深受苗语影响韵尾基本已

经脱落的仡佬语外。这种元音格局应该来自它们的共同语——原始侗台语。这六个元音分别是：a、i、u
和 e、o、。这六个元音原始侗台语都应该分长短。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 a、i、u 三个元音，现再讨论 e、
o、三个元音。 

柳江 武鸣 邕北 来宾 钦州 隆安 龙州 砚山 
 老   ke5  ke5  －  kje5  ke5  ke5  ke5  tɕe5 

他   te1  te1  te1  te1  －  te5　 －  ti4 
割   kwe3　 －  kwe3　 kwe3　　－  kwe3　 －  － 

 母亲  me6  me6 　 me6  me6 　　me3 　 me6  me6
妻 me6 

 青蛙  kwe3 kje3  ke3  kɣe3  ke3  kle3  －  － 
 鱼网  hje1  ɣe1  －  －  －  hle1  he1  tɕhe1 

羊   －  －  －  －  －  －  be3  be3 
 除了个别语词个别方言高化为前高元音 i 外，柳江不带韵尾的 e 壮语诸方言大抵对应的也是 e。柳江

的 e，壮语“桂边土语”部分语词对应的是舌位相对低一些的 ɛ，而泰语、傣语德宏等对应的也是 ɛ （梁

敏、张均如 1996：592-597）。 
    侗南 侗北 仫佬 水语 毛南 羊黄 锦语 拉珈 
 鱼网  je1  je2  －  khe1  －  re1  he1  hɛ1 

老   －  －  ce5　 －  cɛ5  e3　　 e3　　 － 
 羊   lje3　 lje3 　　－  －  －  me3　 －  wie1 
 蛙   je1  ji1  －  －  －  je1  i1 　　－ 
 侗水语支和台贝语支相同。壮语武鸣不带韵尾的 e，而带韵尾的则是 eː。壮语元音长短对立，但是 e
元音大多数方言已经没有长短对立，而一些方言即使对立也只在某几个韵尾前保持对立。傣语尽管只有

a 元音有长短对立，但是傣语一般用不同音质的元音代替原有长短对立。傣语有元音 e 和、o 和、a 和
对立，而元音对应的正是壮语的 e。 
    柳江 武鸣 景洪 孟连 侗南 锦语 朗架 巴哈 
 鱼网  hje1  ɣe1  hɛ1 　　xɛ1  je1  he1  ðɛ24 　　re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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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子  hje5  ɣe5　　 －  －  －  －  －  ðe11 
老   ke5  ke5  kɛ5  kɛ5　　 －  e5　 tsɛ54 　　tse31 

 浸泡  tse6  －  tsɛ6　　 tsɛ6 　　－  －  ɕɛ31　　 － 
 羊   －  －  bɛ3　　 mɛ3 　　lje3　 －  －  － 
 壮语带韵尾的长元音 eː，傣语对应的是，而泰语对应的则是长元音ː。因而，根据侗台语族诸语言

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上述不带韵尾的元音来自侗台共同语的长元音 eː。梁敏、张均如给侗台语构拟了

好几个含有 e 元音的复韵母，却没有一个单韵母 e。  
    侗南 侗北 仫佬 水语 毛南 羊黄 锦语 拉珈 

屎   e4  e4 　 c3  qe4  ce4  e4  ȶi4  kwei4 
年   －  －  m1  mbe1 mb1　　me1  be1  pei1 
有   me2  me2  m2　　 －  m2　　 －  －  mi2 
醉   －  －  ŋw2  －  m2  ŋw2  me1  ŋwãi2 
梯子  kwe3 te3  k3  de3　 ce1  －  le3　 － 
哭   ne3  e3  ɛ3  e3  ɛ3  ŋe4  e3  － 
卖   pe1  pe1  cɛ1  pe1  pje1  pe2  ȶe1  plɛ1 
上述语词的元音，侗水语支语言为 e 而台贝语支的元音却是 i 或 ai，跟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侗台语*i

壮语里面的读音相同，如柳江。可见，台贝语支对立而侗水语支合并。Ma 语群里面除了侗水语支外仡

央语支一样也读 e，如： 
    柳江 武鸣 景洪 孟连 侗南 锦语 朗架 巴哈 

屎   hai4  hai4 　 xi3  xi3  e4  i4  －  qe33 
醉   fi2  fi2  －  －  －  me1  mɛ312 mi33 
穿   －  －  －  －  －  －  lɛ11  li45 
编   －  －  －  －  －  －  ɕɛ54  θi33 
梳   －  －  －  －  －  －  ɕɛ54 　　ri33 
布央巴哈跟壮语柳江一样也可以读 i（ai）。但是，布央朗架和巴哈的语音对应关系是 ɛ 和 i，跟前面

讨论过的 i 和 i、ɛ 和 e 对应关系不同。前面提到，壮语带韵尾的 e 大部分方言已经丧失元音长短的对立。

带韵尾的长元音 eː，诸方言大抵保持长元音 eː；而带韵尾的短元音 e，诸方言语音形式很不一致（梁、

张 1999：222）。 
  沙语 卡语 排湾 阿美斯 布农 卑南  邵语 南岛语 

 屎  tiiʔi  taʔi 　　 tsaqi  taʔi 　　taki  aʔi　　  θaqi *aqi　 
 哭  taii  taI  －  tait tais  ais 　　 θanit *ai 
 卖  －  －  pavɔi　 －  sibaɫiv　 －  faariw *bai（w） 
 语词“屎”，不论是汉语、藏缅语还是南岛语相对应的主元音都是 i。上述三个语词都是侗台语跟南

岛语共源的语词，而对应的元音都是前高元音 i。南岛语只有 i、u、a、四个元音，而侗台语却有 i、u、
a、e、o、六个元音。因而，南岛语的元音跟侗台语的元音不能构成一一对应关系。依照侗水语和台贝

语支的语音对应关系，上述语词的侗台语元音我们认为应该构拟为*e。侗水语支保持侗台语的元音 e 而

台贝语高化为 i。 

七   

 壮语大抵保持了带韵尾情况下元音 o 的长短对立，如柳江、武鸣等。“桂边土语和德保等地，短 o-
变为ː，但有些地区不是全部变，如隆林只有 o、ok，而 om、on、op 、ot 一般并入 a，所以这些地区

无短 o-韵。”（张均如、梁敏 1999：227） 
柳江 武鸣 邕北 来宾 钦州 隆安 龙州 砚山 

 泉   bo5  bo5  mo5  bo5  mo5  mo5  bo5  b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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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子  ho2  ho2  ho2  ho2  ho2  ho2  ko2  xo2 
马蜂  to5  to5  －  to5  to5  to5  to5  to5 
躲/避  do3  do3  do3  do3  no3  no3  do3  － 

 芦苇  ŋo4  ŋo4  ŋo4  ŋo4  ŋa4  ŋo4  o3  o3 
父亲  po6  po6  po6  po6  po6  po6  po6  po6 
长元音 o 壮语诸方言彼此对应整齐，只是“有的点读 o，有的点读，有的点读音不稳，或 o 或”（张

均如、梁敏 1999：225）。壮语的 o，台贝语支的泰语、傣语（景洪）等对应的是舌位低一些的（梁敏、

张均如 1996：633-641）。台贝语支的“父亲”是汉语“父”的借词。父，中古音 bio。可见，上述语词

的韵母古壮语应该是长元音*oː。侗水语支情况跟台贝语支相似，对应的元音一般也是 o、；但是个别语

词个别语言已经演变成了 u： 
    侗南 侗北 仫佬 水语 毛南 羊黄 锦语 拉珈 
 声音  so6　 o1  ŋɔ2  lo5  ŋǥɔ1  ɣo2  o1  － 
 秃头  －  －  lɔ5　　 lo3 　　lɔ3  －  do　 lɔ5 
 栀子  ŋo2  ŋo2  mɣɔ2 　 lo2 　　－  ɣo2  －  ɕɔ2 

干   so3  ho3  khɣɔ2 tiu3　 sɔ3  tho3  －  ɕhɔ3 
 门   to1  to1 tɔ1  to1  tɔ1  to1  to1  tɔ1 
 老鼠  no3  no3  nɔ3  no3  nɔ3 　　no3  no3  ɕiːu3 
 脖子  u3  o2  hu1　　 qo6 　　－  wu2  ho2  ɦou2 

“脖子”，侗水语支个别语言读 u 应该跟声母为小舌音有关。不过，上述语词里面的个别语词如“门”，

壮语等已经并入了长元音 u，如柳江 tu1。我们不必要给侗台语的个别语词构拟一个独特的韵母。元音 o
高化演变成 u 语言里面常见。带韵尾的长元音 o-，壮语诸方言一致读长元音 o；而带韵尾的短元音 o-，
而龙州对应的则主要是短元音 u。壮语带韵尾的 o 长短对立，而不带韵尾的 o 没有长短的对立。依照带

韵尾短元音 o 的演变情况，我们可以说古壮语的短元音*o 已经演变成了其他元音。这也是整个侗台语短

元音演变的普遍规则。 
    侗南 侗北 仫佬 水语 毛南 羊黄 锦语 拉珈 
 知道  wo4  wo4  ɣɔ4 　　　－  wo3  －  jo3　　　－ 
 韧   o5　　  o3  kɣœ3 fju5  tjo5  twɔ5　 tjo5  ɕ ̃5 
 黄鳝  －  ljo6  －  lju6  ȵo3

鲶 jwɔ6　　－  － 
 攀   jo　  －  lœ5　 ju5  jo3 　　－  －  jɔ3 

醒、觉  ljo1  ljo1　　 hɣœ1  lju1  dju1  rwɔ1  djo1  － 
 鲶鱼  ljo4  －  ȵɔ3　　 ju3  ȵo3  －  －  j4  
 明天  mu3  mo3  mɔ3　　 mu3  mu3  mu3  mo3  － 
 这一组语词跟前一组语词的韵母侗语、锦语相同而水语、羊黄不同。同样，台贝语支两者也有明显的

差别。前一组语词，壮语诸方言大抵一致为 o；而这一组语词北壮为 o 而南壮为 o，或为 u 的复化形式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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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hjo4  ɣo4  lo4  ɣo4 　　 la4　　 hlɔ4  ɬu4  ru4 
喷   pjo5  plo5  po5  pɣo4　　phu5  phlɔ5　　phu5  phu5  
膝盖  ho5  ho5  ho5  ho5  ho5  hɔ5　　　khau5 khau5 
吹   po5  po5  po5  po5  po5  pɔ5　　　pau5 pau5 
壮语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差别如同侗水语支锦语和水语之间的差别。侗台语，包括苗瑶语等的长短元

音，不仅仅只是时长上不同，还有舌位高低的不同。短元音相对于长元音其舌位要高一些。台贝语支其

他语言跟南壮一样也是 u 或 u 复化形式 au（梁敏、张均如 1996：774、644）。这跟侗水语支某些语言读

u 或 u 的复化形式 au 相同： 
    侗南 侗北 仫佬 水语 毛南 羊黄 锦语 拉珈 
 骗   lau4　 －  －  lau4　 －  ɣo4 　　 lu4 　　lɔ4 
 肿   pu1  －  －  pu1  －  po1  pǝu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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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盖  kwaːu5 kau5  ko5  qu5  ko6  ɣɔu6  kau5  kou6 
汤   saːu5　　 －  hɣo5　　lu5  zo5  riu6　 －  － 

 依照语音对应关系，侗水语支应该发生过o>u>au 这样的语音演变。前面提到，壮语里面带韵尾的短

元音 o-南壮语演变成 u-。上述语音的语音关系跟壮语里面带韵尾的短元音 o-演变情况相同。因而，我们

认为上述语词的元音应该来自侗台语的短元音*o 而前面那些语词的元音应该来自侗台语的长元音*oː。长
元音*oː侗台语诸语言大抵保持 o 而短元音 o 相当部分语言演变成了 u 或 u 的复化形式 au。 

八   

 侗台语 Lin 语群大多数语言有元音 ɯ，Ma 语群侗水语支大抵已经没有元音而仡央语支的布央语等

仍有元音。但是，即使没有元音的语言，大抵也有元音。这个元音一些语言往往作为元音的变体

形式。 
柳江 武鸣 邕北 来宾 钦州 隆安 龙州 砚山 

戴、拿  tɯ2 　　 taɯ2 　　－  tɔɯ2  　  tui2　　 tɯi2　　 thɯ1　 thɯ1 
 后天  hjɯ2　　 ɣaɯ2 laɯ2 　　ɣɔɯ2　　 lui2 　　hlɯi2 lɯ2  lɯ2  

买   tsɯ4 　　 ɕaɯ4 tsaɯ4　 ɕɔɯ4　　 ɕui4  tsɯi4 ɬɯ4  sɯ4 
 书   sɯ1  θaɯ1  ɬaɯ1  sɔɯ1      ɬui1  ɬɯi1  ɬɯ1  sɯ1 
 上述语词里面的“书”是汉语借词。中古汉语鱼韵（赅上、去）壮语读的就是这一韵母，而这些借

词甚多，如“除”、“租”、“锯”等等。南壮语读单，北壮语读复韵母 a；甚至进一步演变成了 o。名

字，柳江 tso6、武鸣 ɕo6；是汉语“字”的借词。个别南壮读而北壮读的，实际上元音复化后进一

步演变的结果，即 > a > o。侗水语支的语音形式跟台贝语支的语音形式有比较大的差异，试看以下

例子： 
    侗南 侗北 仫佬 水语 毛南 羊黄 锦语 拉珈 
 戴、拿  tai2  tɔi1   －  tai2  －  tɔi2  tai2  ti2 
 雌   sai5  sɔi1　 tai5 　　hai5  sai5  thai6  sai5  tei6 

雄   sai3  sɔi4  tai3  hai3　   sai3  thai3  sai3  － 

 近   －  tjɔi3  phɣɔi5 　 phjai5 phjai5 －  phjai5　 － 
 新   mai5  mɔi5 　  mai5 　　mai5  mai5  mai5  mai5 　　ɦwãi6 

 侗北的i 接近壮语隆安的i，而侗南的 ai 接近武鸣的 a。侗水语支大多数语言的音变过程应该是

 > a > ai。这种语音演变形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广泛出现在壮语、傣语里面。除了上述语音对应

关系外，壮语还有一种语音对应关系： 
柳江 武鸣 邕北 来宾 钦州 隆安 龙州 砚山 

 干   hɯ5  haɯ5 haɯ5 －  －  hɯi5  khaɯ5 khaɯ5 
 膨胀  kɯ6  kaɯ6 －  －  －  kɯi6  kaɯ6 kaɯ6  

哪   hj2  laɯ1  laɯ2  jaɯ2  lui1  lɯi5  tɕaɯ2 raɯ2 

 清   s1  θaɯ1  θaɯ1  －  ɬai1  ɬɯi1  ɬaɯ1  saɯ1 
 上述语词韵母特点是南部和北部壮语都出现复化。壮语柳江有 i、e、a、o、u、ɯ、七个元音。壮

语柳江带辅音韵尾的 ɯ 长短对立，而元音不能带辅音韵尾。可见，壮语柳江的仅仅是元音 ɯ 的变体而

已。这跟许多语言用代替是一致的。上述语词的语音关系跟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侗台语短元音 a 壮

语读音相同。试看以下例子： 

    柳江 武鸣 布依 景洪 德宏 龙州 临高 琼山  

 后天  hjɯ2  ɣaɯ2  zɯ2 　　hɯ2 　 hɯ2 　　lɯ1　　 lɔ2  lɔ2 
雌   －  －  －  sɯ5     sɯ5  ɬɯ5  　 hɔ4  hɔ4 
清   s1 　　θaɯ1  saɯ1 　　sai1  saɯ1  ɬaɯ1  hɔ1  hɔ1 
里面  d1  daɯ1 daɯ1 nai2  laɯ2　　daɯ2 lɔ1  z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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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kj3  －  tɕaɯ3 kai3　　 kaɯ3 khjaɯ3 lɔ1  lɔ3 
叶子  b1  baɯ1 baɯ1 bai1  maɯ6 baɯ1　　bɔ2  bɔ2 

 临高跟壮语武鸣一样都把这两类韵母合并为一类。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侗台语的短元音 a，台贝

语支跟后一类韵母合并，如上例中的“叶子”。但是，Ma 语群仍保持对立，如布央语巴哈 ra11“近”和 θa33 

“清”。因而，我们把侗台语上述两组语词的韵母分别构拟为长短元音*。其中长元音ː南壮保持读
而短元音则复化为 a。不过，这种复化可能更早时期并不局限于南壮，如临高。临高的很可能就来自

复化后的 a。前面提到，壮语北部方言元音复化为 a，再演变成 o。壮语里面也会出现个别南部读

a而北部读 o 的事例，如柳江 mo5、龙州 ma5“新”。这只是北部壮语语音演变过程中出现的例外。 

九   

 侗台语诸语言分化之时元音有长短对立，而这种长短对立并不仅仅局限于带韵尾的元音。不带韵尾

的单元音侗台语也是长短对立的。那么，侗台语族诸语言分化之前更早时期元音是否也是长短对立，则

是一个目前仍难以回答的难题。但是，就相关语言的情况来看，原始侗台语更早时期可能并不存在元音

长短对立。元音长短对立的产生往往跟音节的缩减有关系，比如藏语。藏语的元音原本并不存在长短对

立，但是拉萨话却已经产生元音长短对立。跟侗台语最为密切的南岛语原本也没有元音长短对立，但是

一些现代南岛语却已经有元音长短对立。这一问题的完满解决需要进一步展开侗台语跟南岛语之间的比

较研究。但是，我们认为起码诸语言分化之前侗台语族元音已经是长短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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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and Short Vowels in the Kam-Tai Languages 

JIN Li-xin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common features of the phonetics in the Kam-Tai language group is the opposite 
phenomenon between long and short vowels except some individual languages. Modern Kam-Tai Languages 
inherited the opposite phenomenon between long and short vowels from Proto-Kam-Tai.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Kam-Tai languages, six long and short opposite vowels in Proto-Kam-Tai, *a,*e,*i,*u,*o,* 
, are reconstructed. 
Key words: Kam-Tai Languages; Vowel; Long and 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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